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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葆元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是
一切《聊斋志异》版本的母版，
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极珍贵。当时我辗转托人购得一
套，出版说明有一段话指明这部
书的来龙去脉：“《聊斋志异》的
版本很多，在有刻本之前，还有
不少抄本流传。新中国成立后发
现了作者的半部手稿定稿本，一
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
印出版。据记载，济南朱氏曾据
原稿抄录过一个本子，可是后来
亡佚了。历城张希杰的《铸雪斋
抄本聊斋志异》就是据济南朱氏
的抄本重抄的。它既然源出手稿
本，就反映了作者写作过程中的
某些情况……现在我们把它影
印出版。”

那么，济南朱氏是谁？历城
张希杰的铸雪斋在哪里？蒲松
龄的手本是如何流入这几家之
手的？这是找到《聊斋志异》传
播途径发端的关键。可是，多年
搜寻，始终没有找到济南朱家
和张希杰的历史踪影。这两个
人十分重要，是把《聊斋志异》
推向世界的推手。近读袁世硕
先生的著作《蒲松龄和<铸雪斋
抄本聊斋志异>》，先生早在
1 9 8 0年就破解了这个历史之
谜。今天重拾这个话题，是说

《聊斋志异》诞生于淄川蒲家
庄，它的出发地却是济南。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蒲
松龄逝世于故乡蒲家庄，为世
界留下《聊斋志异》这部伟大的
作品。蒲松龄生前挚友众多，其
中一位是济南人朱缃。朱缃卒
于康熙四十年，王士祯为他作
墓志铭说：“得年仅三十有八。”
蒲松龄生于明末崇祯十三年，
长朱缃二十九岁，他们其实属
于忘年交。朱缃家族是济南望
族，朱缃生有五子，“济南朱氏”
就在这五子之中。当蒲松龄的
孙子蒲立德携先祖手稿来到济
南寻求刊行的时候，找的就是
朱氏传人。他在《书聊斋志异济
南朱刻卷后》中说：“右《志异》
为卷若干，为篇若干，先大父柳
泉公所著，朱君佐臣、佑存两世
叔编次，以谋梓行者也。昔，我
大父柳泉公文行著天下，而契
交无人焉，独与济南朱橡村先
生交最契。先生以诗名于世，公
心赏之。公所著书才脱稿，而先
生亦索取抄录不倦，盖有世所
不知而先生独相赏者，后之人
莫得而传也。洎公与先生俱谢
世，先生嗣君佐臣、佑存皆能世
其家学；而我先人相继沦亡，余
小子德抱守故业，多病无成，阐
扬无自，然窃谓《志异》一书必
传而未必传，非但后人之咎，抑
亦我公平生知己之少也。而两
世叔深嗜笃好，缮写成编，且将
授梓而刊行焉。”这就再清楚不
过地表明“济南朱氏”是朱佐
臣、朱佑存二人，也表明《聊斋
志异》最初刊行于济南。朱家有
一座亭子叫殿春亭，朱家的这
个抄本就叫“殿春亭抄本”，可
惜在流传中亡佚了。

铸雪斋主人是济南人张希
杰。《历城县志》记录了他的行
迹：“《铸雪斋集》十五卷又附八
卷，张希杰撰。”循着这一条线
索再查《铸雪斋集》，查到他自
撰的年谱，于是我们知道他的
原籍是浙江萧山，他的父亲张
士凤是一位绍兴师爷，不知什
么机缘来到济南为人做幕僚，
定居下来。康熙二十八年，张希
杰出生于济南，字汉张，号东
山，别号练塘，于是我们看到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中钤着
两枚印鉴，一枚是“张希杰印”，
另一枚是“汉张”，这样就找到
了铸雪斋的源头。进一步搜寻，
我们发现铸雪斋就在今济南市
历下区后宰门街。张希杰在自
撰年谱中说，乾隆十六年后宰
门街发生一起大火灾，他丢失
了全部印章，说明他的家焚毁

于火中。
无家的张希杰寄宿哪里？

他的一首《索朱彝存秋海棠》诗
再次露出行迹：“今年秋事太阑
珊，篱菊离披花信残。欲借海棠
点秋景，莫教辜负客窗寒。”十
分明了地道出“离披”的遭遇以
及寄人篱下的“客窗”之苦，诗
题点明朱家，说明他寄居在这
里做了一名客馆先生。看似一
场偶然的聚首，却使他有幸接
触到朱家的《殿春亭抄本聊斋
志异》。张希杰为什么要重抄殿
春亭抄本？他的本意我们已经
无从知道，事实是殿春亭抄本
没有流传下来，张希杰的铸雪
斋抄本完好无损地传给了后世
子孙，为祖国文化保留了一份
珍贵的遗产，居功至伟。

张希杰是个什么样的人
物？历史从不为芸芸众生作传。
他的足迹当年在市井，如今在
浩瀚的文字中，他留下的《铸雪
斋集》中有两篇朋友题写的序
跋，其中胶州人法坤厚的序说：

“予友张子练塘，少负异才，乃
蹉跎五十余年，生平知交悉腾
达已去，而练塘屡踬场屋，以诸
生老。”原来，张希杰也像蒲松
龄一样，是一个屡试不第之人，
空怀一腔壮志、满腹诗书，被仕
途拒绝，只能做一个有文化却
难施展抱负的市井先生。他与
蒲公心心相印、命运与共，这部
手稿能给他慰藉，大概是他不
遗余力为之誊抄的动力。他的
自撰年谱更进一步记录了其平
生足迹，青年时代曾就学于名
师，却屡挫于考场，为了生计外
出坐馆十余年，就是法坤厚所
说的，眼看着身边好友纷纷中
举离去，独独留下他抱憾终生，
他的心中有挥之不去的块垒。
雍正七年，四十一岁的他应聘
赴淄川阅童生卷，开始了师爷
生涯，紧接着被兖州知府聘去
做书吏，继而又被安徽巡抚赵
国麟召去，派往绩溪、休宁两县
襄理公务。赵国麟是他的恩师，
深知他的才学，算是为爱徒谋
得一个生路。再后来他又被人
推荐到福建做幕宾。他晋身仕
途的火苗一直在心底燃烧，在
一个科考之年，辞去现职返回
济南应试，又一次被榜棚街那
道金光闪闪的墙挡住去路。无
奈的他重返福建，却因生性狷
狂，被婉拒于求职的门外。此时
张希杰已经无路可走，绝望地
回归家乡济南。仕路走不通，他
也曾想改走商路，便策划着去
淄博开煤窑，怎奈他书生气太
重，经营也就是纸上谈兵。他卧
在自己的铸雪斋里穷困潦倒，
五十八岁那年，想想自己飘零
半生，不禁写道：“朱门豪门两
不收，牛衣长卧实堪羞。朝廷若
挂穷民榜，定把张郎做状头。”
何其心酸，何其无奈！直到那场
大火毁了他的铸雪斋，他从此
便寄居朱家。

张希杰的经历一下子使人
想起蒲松龄，他青年不第，除了
坐馆，还曾受朋友孙蕙之邀赴江
南宝应县做幕僚——— 也是江南。
康熙二十一年，不甘屈于幕僚之
位的蒲松龄回济南应试，踌躇满
志，也是在榜棚街的金榜前铩羽
而归。一前一后，是巧合吗？这样
的际遇让张希杰和蒲公心心相
印，淄川那座聊斋、济南这座铸
雪斋的命运注定连在了一起。就
连收留张希杰栖身的朱氏兄弟
也是饱读诗书而不第之人，就是
这样一群文化人倾心助力完成
了一部伟大著作的问世之举。

《聊斋志异》诞生于淄川，起航于
济南，走向世界。这应该是铸雪
斋抄本出现的一个由衷的动机。
我想，还应该有第二个动机。蒲
公完成《聊斋志异》文稿，传抄者
有之，讹传者有之，最后只有半
部手稿留于世间，铸雪斋抄本可
能重新做了梳理、归纳或者校
订。无论怎样，它是现在所有《聊
斋志异》版本的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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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川

从一个边缘县城的温泉别
墅走出来，在途经的一片树丛
中忽然听到了众鸟的合唱。

在黄昏与夜色之间，春天
的树冠被阴影遮盖，浓密的叶
子更是遮住了所有鸟儿的身
影。“宿鸟归飞急。”谁都没来得
及看到天空中那些密密麻麻翱
翔的身影，它们已经迫不及待
地栖息于纷繁交错的枝叶之间
了。它们隐藏起身躯，似乎躲避
进了树冠的最深处，而将急切
或悠闲的鸣啭投射到清冷的空
气中。我看不到它们群体中哪
怕一员的存在，看不到它们的
姿态与表情，而那些嘈杂、尖
利、短促、相互纠缠的鸣叫，仿
佛是每一片树叶发出的，声音
的数量巨大而琐碎、短促而脆
薄，像一堆旧时代的银箔或发
黑 的 硬 币 在 相 互 摩 擦 、触
碰——— 似乎声音在发光。

这是一群同类的鸟，发出
的声音也雷同，但它们和鸣的
交响却是如此盛大，以至于使
人们联想到春天的五彩缤纷。
即使在夜晚单调的光线和气温
中，它们编织的音符也具有色
彩与温度的生动变化和起伏，

“漂移，散逸，浑融”，让我感受
到某位思想家所说的“悦”，回
想起所有经历过的类似的傍
晚，在对时间的追溯和对空间
的辨识中，对头顶上端这群微
小的异类充满感激和敬意，并
一再追思它们早已消失在远方
的无数个家族——— 它们有不曾
相识的亲戚——— 是否负责在所
有的春天里与人类相伴？

这是我的一厢情愿。我知
道，它们只为自己而存在。它们
并不知道人类是什么、在做什
么，是在花团锦簇的园林中漫
步，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大街上
狂奔；是在享受着恋爱的幸福，
还是在忍受着分离的痛楚；是
在酒足饭饱后安睡，还是在忍
饥挨饿里无眠；是在甜蜜地向
往，还是在绝望地啜泣；是在慢
慢地觉知，还是在渐渐地麻木；
是在一点点盛开，还是在一丝
丝枯萎；是在抱团取暖，还是在
彼此戕害；是在欢歌，还是在沉
默；是在生，还是在死……

鸟儿们不知道这些，甚至
不知道人类距离它们如此之
近。令人困惑的是，它们的天地
是如此广阔无际，为何还要选
择靠近危险，在人类的城市里
栖居？如果它们也具备人类过
于聪明的大脑，也许早就找到
了它们的伊甸园(它们并未遭
遇人类被驱逐的命运——— 我
想，即使它们啄食了苹果也不
会)，而永远避开了在某一个年
代对它们灭绝式的追赶与屠
戮——— 好在它们并不是那些鸟
儿的后代，它们没有继承被迫
害的集体潜意识，它们依然乐
于栖落在人类栽种的植物上、
兴建的园林里、搭起的屋檐下。
它们真是很矛盾的一群：既要
躲避，又在接近；既要隐藏，又
在暴露；既在撤退，又想占据。

它们哪里懂得，在这些充满矛
盾的表现中，人类却从中获得
了一双更为灵敏的眼睛与耳
朵，或创造着音乐与绘画，或制
造着霰弹与猎枪。甚至可以说，
美景或废墟同样源自一群鸟的
盘飞与栖落。人类是唯一能创
造仿生学的生物，他们更善于
毁灭，因为毁灭不费吹灰之力。
在这一点上，人类最像亚马逊
的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就能造
成远处的风暴和灾难——— 人类
拥有一双无形的翅膀。

我不知道头顶的这群鸟具
备不具备此类能力。它们的翅
膀应该比蝴蝶更有力——— 这真
是一种可怕的联想，我一边聆
听着美妙的、聒噪的鸟鸣，一边
为自己的阴暗心理深感惭愧。
倒不如想一想鸟儿的觉知造成
的集体逃离会留给人类一个枯
燥、单调的世界更为合理。难道
我不是个矛盾体吗？只是对鸟
儿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没有
翅膀，只有瘦弱的、不能用以飞
翔的双臂；我能发出更为复杂
的声音，却总不能被同类所理
解。我的双臂多是用来服务自
己并为别人制造麻烦的，而我
的嘴巴多是用来养活自己并为
自保制造沉默的。因为没有翅
膀，我失去了自由；因为有了嘴
巴，我克服了思想。我与鸟儿们
该有多大的不同啊！

但我能欣赏它们。我和它
们在异乡相遇，却分辨不出它
们有任何乡音。因此，我怀疑它
们是永生的鸟儿，在不同的地
点不断地出现在我的岁月里，
它们跟随我或等待我，只是为
了鼓励我，并一再让我相信这
个世界还有许多美妙之处。不
然，怎么理解它们迎迓我的步
履靠近时骤然而发的集体和鸣
呢？它们大概最早是从《诗经》
里飞出来的一群吧？它们在一
册册打开的书页里飞进飞出，
从每个朝代的时空里飞过来，
飞进我的现世，再伴随我的来
生。它们知道我不信任任何夜
晚，在意识的混沌与逐渐丧失
中，我会丢失自己，因此借一团
绽放的树冠，与一轮新升的明
月一起，等候我的到来，并给予
我善意的提醒：看看吧，世界还
以原来的面目存在，一如你在
白昼看到的一般。而在白天，它
们无须如此，它们了解我的清
醒——— 在生存的泥淖里费力挣
扎，绝不会轻易放弃。那时候，
它们肆意地去寻觅更为美妙的
天地了，了无牵挂。

可是，我并不经常与它们
相遇。它们也并不经常伴随我
的脚步抵达任何地方。我们只
是偶然的邂逅。我们仍是彼此
分离的存在。只是我会在每一
个艰难的时刻想起它们，并深
刻意识到寻找它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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